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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小说的巫楚文化气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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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少功的小说主要可分为写实性和神秘性书写两类。巫楚文化对于韩少功的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韩少
功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叙事当中。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巫鬼气息和浪漫品格两方面。巫鬼文化的熏染是韩少功神秘书

写中最主要的气质来源，也是其神秘色彩最主要的表现。浪漫情怀则在民族智慧、民族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得到最好的体

现。巫鬼气息和浪漫品格共同构成了韩少功神秘书写的外部特色和内在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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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韩少功的作品时，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格调。一种是毫无疑问的神秘风

格书写，另一类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小说。对此泰登超在分析韩少功的小说时，将带有神秘色彩的作

品定位为“含魅”小说。他将韩少功的“含魅”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充满魔幻色彩的寓言性质小说”；

另一类“基本上是写实作品，但局部运用神秘主义手法进行加工，‘嵌入’了神秘因子。”［１］这种划分方法

不失为一种有新意的划分法。在借鉴这一说法的基础上，笔者将韩少功的小说作品划分为神秘书写与

写实书写。神秘书写是包含神秘元素，具有神秘色彩的小说类别，它既包括通篇氤氲着神秘氛围的完整

小说作品，也包含写实作品有神秘色彩部分。神秘书写和写实书写在许多作品中共生，可以组成对立互

参关系。本文以神秘主义书写为主，以写实书写为参照，探讨韩少功小说中潜藏的巫楚文化气质。

１　巫鬼气息
韩少功的一部分小说明显带有神秘色彩，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充斥着浓重的巫鬼气息。而这种巫

鬼气息是韩少功故乡的湖湘文化具有的独特气质。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提出：“湖湘文化的形成过程

中，由本土文化积淀的文化传统，是十分重要的文化源头。”［２］他认为，在湖南中西部盛行的鬼神信仰以

及相关的祭祀仪式均是苗蛮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传统。而苗蛮文化和荆楚文化本身就带有神话传说、巫

觋风气、图腾崇拜等巫文化的因子。这种巫文化的元素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深深植入民族的性格气质，得

以保存至今。

１．１　奇幻飘渺的环境是巫鬼之气的最佳舞台
神秘的环境主要指两方面的内容：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神秘的整体气氛。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在《爸

爸爸》对于鸡头寨的描写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人们常常一出门就一脚踏

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

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３］这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深山小寨处在白云之上，仿佛神仙之境，

为小说刻画具有神秘气息的人物、风俗和古老传说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平台。《马乔词典》中以两棵号称

“枫鬼”的枫树作为地理标记的马桥，是一个林深雾重、瘴气横流的地方，也十分适合于展演神秘的神鬼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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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的声音》与《谋杀》则是用神秘气氛为故事提供展示的舞台。其中，《山上的声音》以怪异的

声音开始，给人一定的紧张感。小说以现实为主但小说的结局却让读者陷入神秘的联想。《谋杀》一开

始就给人一种虚无缥缈和诡异惊悚之感。之后，情节一直在紧张恐怖的氛围之中展开。

１．２　神秘莫测的人物是巫鬼之气的最佳演员
巫师、巫婆、蛊婆等神秘人物和幽灵、鬼魂等神秘物种很显然是韩少功神秘书写的直接演绎者。

《马桥词典》总体写实，神秘因子夹杂其中，带有很强的地域文化色彩。在对马桥的方言土语、风土民情

和巫鬼传说进行展示的过程中，塑造了非常典型的神秘人物形象。其中，《梦婆》里的“梦婆”水水成为

一个介于人和神之间的人物。《汉奸》中盐早无端变哑和老祖娘性情大变的怪异遭遇让人匪夷所思。

《爸爸爸》刻画的丙崽形象象征意蕴深厚，是研究者经常考察和提起的人物。丙崽仅有的两句台

词：“爸爸”和“×妈妈”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被提起，如同捉摸不定的偈语。限制性的视角下，丙崽的畸
形、白眼和顽强的生命力，都散发着神秘诱人的气息，为读者的多层次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女女

女》中的幺姑是一个值得揣摩的女性形象。终生不育的幺姑老年时刁钻古怪，与年轻时候的她判若两

人。大限将至的幺姑竟然回归动物性。如果说，丙崽是一个神性化了的畸形人，那么，幺姑就是一个妖

魔化的变形人。孔见分析这两个形象道：“要么怪胎孬种，要么绝育，韩少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产房，面

对着中国母亲们深暗的子宫，竭尽力气呼喊一次伟大的临盆，呼唤一个中正阳明的胎儿。”［４］也就是说，

无论是畸形和智障还是绝育和退化，他们共同指民族和个人衰退的忧虑，组成韩少功文化“寻根”的巫

鬼形象窗口。

此外，《梦案》《谋杀》《鼻血》《山上的声音》等作品中均有幽灵的身影。他们或投影到梦中，成为主

人公与梦境之外的世界的神秘联系人；或出现在人们的身边，像普通人一样陪伴和帮助着现实世界中的

人，给人温情脉脉的感觉。幽灵总体属于死者的世界，又能像生者一样存在，可以来往于生死之间。它

们是巫鬼信仰中奇特的景观。

１．３　“下里巴人”的土语是巫鬼之气的最佳台词
如果说飘渺的环境为读者在视觉和感觉上制造了神秘的气息，那么“下里巴人”的乡言土语则在听

觉上为大家营造了鬼魅的气息。“把‘看’说成‘视’，把‘说’说成‘话’，把‘站立’说成‘倚’，把‘睡觉’

说成‘卧’，把指近处的‘他’换做‘渠’，颇有点古风。”［３］在与外界几乎隔绝的鸡头寨，村民的语言还保

留着古朴的气息，令读者仿佛进入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相较而言，马桥的方言土语有很多直接和鬼

神信仰相联系。漂亮的女人招致女鬼的妒忌，从而导致灾祸，因此人们把“不和气”看成“漂亮”的近义

言说。“枫癣”用于指代一种“枫鬼”作祟而产生的瘙痒病。此外“梦婆”“嘴煞”“散发”“红娘子”“火

焰”“飘魂”“黑相公”“放转生”“走鬼亲”等大量的方言土语都带有饱满、圆润、有力的特色。在韩少功

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

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５］很显然，马桥的地方语

言具有很强的形容能力，是一种富有张力的语言。它涵括了大量的鬼神灵异传说和信仰，是巫鬼文化的

鲜活载体。

２　浪漫品格
巫鬼盛行，鬼神信仰热烈，民间传说丰富的湖湘文化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湖湘文化中的浪漫品

格主要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方面是屈原、宋玉等楚地文人开创的浪漫主义文风。风格瑰丽奇谲的楚辞，

为后世浪漫主义诗风和文风提供了较好的范例。按照朱汉民教授的观点，这种文化属于知识分子和上

层贵族，是湖湘精英文化，其源头是“南下的中原文化”。［２］此种文化虽是儒家文化，但其在与楚地独特

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结合后，更增添了浪漫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浪漫品格也与巫文化以及神话思

维密不可分。陈灵强在探讨“寻根文学”时提出：“原始野性思维的当代复苏”是“寻根”作家唤醒民族

文化记忆的三大尝试之一。“神话思维的魅力在于其固有的原始野性。”［６］不可否认的是，神话思维的

确存在原始野性的魅力。但其魅力并不仅仅限于原始野性一项。浪漫主义品格和朴素的人生哲学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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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话思维作用下的产物。而这些可贵的品质无疑也是“寻根”作家们努力找寻的民族记忆。季红真

提出：“神话无疑是人类第一个叙事样式，尽管认识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解释，但想象力形成的心理基

础并没有消逝，而是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文化形态的转型，创造出新的神话叙事类型。”［７］

具体到楚文化来看，富于幻想，长于夸张，充满理想等浪漫的神话思维和心理基础并没有消失，而是

渗透在楚文化中，融化在楚民族的肌理之中，丰富着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韩少功的小说，无论是神秘

色彩浓重的作品，还是写实性占主导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浪漫主义的品格。而楚文化的浪漫性格主

要还是体现在他的神秘主义书写部分。

２．１　富于幻想和极度夸张的浪漫思维
“万物有灵”的说法，是先民为了解释人和外物的联系而生发的推己及物的浪漫幻想之一。《马桥

词典》总体写实，但神秘因子较多。《红娘子》描绘的蛇不仅具有灵性，而且会思考，有意志，被浪漫地人

格化了。“地与田不同，地是‘公地’，田是‘母田’。在地上下种，必须由女人动手；在田里下种，当然必

须由男人动手。”［８］人们把土地下种结果的过程与人类生儿育女的行为联系起来，出现了男耕田、女种

地和“臊地”的独特风俗。无生命的自然之物和有意识的人一样充满了灵性。

灵魂不灭的信仰也是人们的浪漫幻想之一。死亡是令人恐惧的。为了求得精神的安慰，人们建立

起世代轮回、灵魂不灭的信仰。在韩少功笔下，人的肉体在离开人世后，灵魂还在。这些灵魂或许投胎

转世，成为《洪老板》一节里的牛婆子，以偿还前世的孽债。善恶有报的朴素道德以这样的方式深深植

入马桥人的心中。也可能，人死之后变成幽灵，在人世间游荡。《山上的声音》里二老倌在阳世作恶太

多，遭到“开款”的惩戒，灵魂阴间和阳世来往穿梭，做好事弥补阳世的过错。灵魂不灭，世代轮回的信

念为短促的生命找到了宽阔而神秘的出路，也在浪漫的传说中无意抵御着内心的邪恶。

２．２　充满理想和自信乐观的浪漫情怀
在韩少功这些巫鬼气息弥漫的作品中，湖湘文化中的浪漫情怀得以表现。它或许体现为奇幻的想

象、夸张和变形等浪漫智慧；或许体现为追求美好爱情、民族大义、高尚道德的浪漫理想；或许体现为自

强不息、乐观豁达的浪漫性格。浪漫情怀的融入，使得韩少功的神秘书写具有了更强的可读性。

在韩少功的神秘主义书写部分，理想主义的情怀有时候和悲剧意识相联系，具有悲壮美。《爸爸

爸》描写鸡头寨的“过山”之举即有慷慨悲壮的浪漫美感。为了种族的延续，鸡头寨的老弱病残学习祖

先的壮举，甘心赴死。老人们从容不迫的态度，彰显了大义凛然的气质，尽显浪漫悲壮的感染力。《鼻

血》中老实巴交的熊知仁演绎了一场比精神恋爱更加奇谲浪漫、唯美感人的人灵之恋。

巫楚文化对于韩少功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韩少功带有神秘色彩的小说

叙事当中。从神秘书写部分，我们不难看到巫楚文化中的巫鬼气息和浪漫品格的身影。巫鬼文化的熏

染是韩少功神秘书写中最主要的气质来源，也是其神秘色彩最主要的表现。具体来说，这种巫鬼之气体

现为环境、人物、语言、习俗和传说的诡异传奇。浪漫情怀则在民族智慧、民族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得到最

好的体现。巫鬼气息和浪漫品格在巫楚文化中密不可分，在韩少功的神秘书写中也紧密相连。它们共

同构成了韩少功“含魅”书写的外部特色和内在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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